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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血先治风”理论 
探析虫类风药治疗肿瘤血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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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肿瘤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cancer-associated thrombosis，CAT）是恶性肿瘤患者仅次于疾病进展

的第二大死亡原因，其发生前的血栓前状态（prethrombotic state， PTS）表现为血液高凝，现代医学对 PTS 尚无

特异性干预方案，仅以血栓风险分层预防为主。中医学多从“血瘀证”立论，以益气活血为主要治法，但未系

统阐释“风邪”在肿瘤 PTS 中的关键作用及虫类风药的应用价值。文章基于“治血先治风，风行血自通”理论，

系统剖析肿瘤 PTS 的深层病机并拓展其辨治思路：肿瘤患者正气内虚，外风易侵，内风易动，风邪窜扰经络，深

入血分，扰动血行，致血溢脉外或凝滞成瘀，加之情志不畅致气滞血瘀，瘀血内停日久生风，风瘀胶结，病位深

伏，难以根除。因此，治疗关键可着眼于祛风，以虫类风药搜风通络、破血消癥，辅以草本活血药协同增效。基

于对虫类风药现代药理研究的梳理，并结合从治风先导、通络和血、标本同治等角度的理论探讨，旨在构建以

“祛风为先，风静血宁”为核心的中医辨治理论框架，以期拓宽中医药防治肿瘤相关性血液高凝的诊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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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国新发癌症约 482.5 万例，死亡病例

约 257.42 万例，恶性肿瘤已成为我国居民健康面

临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1］。肿瘤相关静脉血栓栓

塞 症（cancer-associated thrombosis，CAT）的 发 生

受到广泛关注。CAT 作为恶性肿瘤常见并发症之

一，不仅增加了患者的死亡风险，也是继肿瘤进展

后导致癌症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2-3］。研究

显示，在 CAT 形成之前，患者血液已多处于高凝状

态（hyper coagulable state，HCS），即血栓形成前状

态（prethrombotic state， PTS）［4］。现代医学认为，

PTS 涉及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异常、血小板活化、凝血

与纤溶系统失衡等多种病理机制，是一种易于形成

血栓的病理状态［5］，其发生与肿瘤本身及抗肿瘤治

疗密切相关［6］。《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肿瘤

患者静脉血栓防治指南：2024》［7］推荐，对静脉血

栓 栓 塞 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高 风 险

患者采用低分子肝素或口服抗凝药进行预防，低风

险患者则予基础与机械预防。但针对 PTS 状态，仅

以血栓风险分层预防为主，尚无特异性干预方案。

中医药在恶性肿瘤高凝状态防治中显示出独特优

势，目前临床多以活血化瘀为治疗法则，在改善高

凝状态的同时能抑制肿瘤细胞生长［8-9］，对外科术后

预防下肢 VTE 形成亦有疗效［10］。

中医学多将 PTS 归于“血瘀证”范畴，血液运

行不畅或凝滞不通，久则成瘀，是恶性肿瘤 PTS 患

者中常见的临床表现，多见皮肤瘀斑、肌肤甲错、面

色晦暗、局部刺痛、舌质紫暗、脉涩等特点，符合中

医学血瘀证的特点。张仲景首立“瘀血”病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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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中有云

“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无寒

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11］，

既提出了“瘀血”之病名，又总结了血瘀证的主要临

床表现。瘀血内阻，可致风从内生，内风既生，与瘀

血相互胶结，更增瘀痼。本文从“治血先治风，风行

血自通”理论出发，以虫类风药药力深厚、善飞升走

降、能追拔深固瘀滞的特性为着眼点，探讨虫类风药

在治疗恶性肿瘤血栓前高凝状态的应用优势。

1 “瘀血生风”理论与肿瘤 PTS 的联系

内风理论源远流长，历代医家在临床实践中逐

渐认识到瘀血与风邪内动之间的关联。唐代孙思

邈提出“血瘀日久生风”的相关认识，后世医家在此

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血瘀生风”的病机

理论［12］。名老中医刘昭纯认为凡以血行不畅为主

因，兼见内风征象及瘀血症状者，皆属此范畴，其关

键病机在于瘀阻经络，筋脉失养而挛急［13］。首先，

肿瘤的发生发展，或因年老而脏腑功能衰退，或因

饮食不节、劳逸不当、情志内伤等后天失养，致使正

气内虚、邪毒外侵而发病，一旦形成有形之积，必耗

伤气血；加之手术损伤、放化疗等药毒攻伐脾肾，使

气血生化乏源、正气愈发亏损，气虚则无力推动血

行，见血瘀。同时，肿瘤停于体内，或阻碍气机，或

阻塞血脉，致血液运行不畅而血瘀，加之病者多有

情志不畅，罹患重病后思虑更甚，久则气机郁结，气

滞更甚，故见血液高凝，此即气滞血瘀之论。瘀血

内停，日久则经脉失养，见肢体麻木、筋脉挛急等动

风之象，内风乃生，瘀血与内风相搏，形成“风瘀互

结”之态，使其病位更深、病势更重，难以彻底根除，

危及患者生命。

刘颖等［14］对中医药干预恶性肿瘤高凝状态临

床用药进行数据分析，得出中医治疗恶性肿瘤血栓

前状态以益气活血为主要治法，而诸多名老中医应

用虫类风药之品以破血消癥的经验未能规律体现。

基于此研究，本文进一步探索虫类风药治疗肿瘤

PTS 的经验理论。

2 “治血先治风，风行血自通”理论分析

“治血先治风，风去血自通”理论由川南玄府学

派代表人黄淑芬教授率先提出，为临床治疗血瘀证

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15］。古代医家多应用“治

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思路，提醒后世在治风

的同时不忘养血活血，以资获得更好的临床效果，

而风药亦可治血往往被忽略。黄淑芬教授从风瘀

相关互患立论，认为风为百病之长，与瘀血相兼为

病，风邪既可生血瘀，瘀血阻络又引动内风，两者互

相影响胶结，因此倡导应用风药疏通血行、消除瘀

滞，更重要的是解除致瘀因素、振奋气机，间接促进

血流畅达，以发挥一般活血药难以替代的作用［15］。

PTS 病机复杂，非独瘀血为患，常兼风邪作祟。风为

百病之长，虫类风药具破血消癥、搜风通络之力，与

草本活血药配伍，能深入血分、剔除恶瘀，且兼具消

癥散结之功。“治血先治风，风行血自通”理论，为

肿瘤 PTS 的病机阐释提供了独特视角：肿瘤患者正

气内虚，外风易侵，内风易动，风邪窜扰经络，深入

血分，扰动血行，致血溢脉外或凝滞成瘀。故治疗

不可单纯活血，当以祛风为先，风静则血自宁。

3 常用虫类风药现代药理研究

《本草问答·卷上》中云“动物之攻尤甚于植物，

以其动之性本能行，而又具攻性，则较之植物本不能

行者，其攻更有力也”［16］，提出虫类风药相较于植物

类药有着独特优势。虫类药为血肉有情之品，能搜

风通络、破血消癥，故根据以上理论，下文梳理了部

分虫类风药可能发挥与祛风以治瘀血相关的研究，

以临床常用的䗪虫、水蛭、地龙、蜈蚣、全蝎等为例。

3.1 䗪虫 䗪虫性寒、味咸，归肝经，具有破血逐

瘀、续筋接骨等作用，用于治疗跌打损伤、筋伤骨

折、血瘀经闭、产后瘀阻腹痛、癥瘕痞块［17］。现代

药理研究表明，䗪虫在抗凝血、溶解血栓、调节血

脂、抗肿瘤等方面具备广泛药理作用，推测其活血

化瘀作用的物质基础来源于蛋白质［18］。罗淑芳

等［19］通过诱导大鼠下腔静脉血栓形成模型，以䗪

虫为药来考察其抗体内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机制，表

明其具有显著抑制 VTE 的作用，其抗血栓作用很

可能与其改善炎症微环境和修复内皮损伤有关。

Wang 等［20］发现䗪虫具有纤溶酶原和纤溶酶原激活

物质活性的蛋白质具有体外抗血栓作用；另有研究

表明䗪虫在抑制肝癌的生长和转移中发挥重要作

用［21］。综上，䗪虫在改善炎症微环境、修复血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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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功能等方面发挥祛风治瘀的作用。

3.2 水蛭 水蛭性平、味咸苦，归肝经，具有破血

通经，逐瘀消癥等作用，用于治疗血瘀经闭，癥瘕

痞块，中风偏瘫，跌仆损伤［17］。刘锦超等［22］对水

蛭抗血栓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总结概述，认为水蛭素

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提出水蛭素为天然抗凝

血酶活性物质，进入人体后可直接与凝血酶产生作

用，从而有效防止血栓的形成。Meyer 等［23］研究

发现，水蛭能清除血管壁上的残留血栓。同时有研

究表明，水蛭素具有直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与增

殖、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并可影响肿瘤血管

的生成、抑制转移［24］。除水蛭素可直接抗血栓形

成外，其尚具有抗炎、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等功能［25］，

也与风邪致病特点相契合。

3.3 地龙 地龙，性寒、味咸，归肝、脾、膀胱经，具

有清热定惊、通络、平喘、利尿等作用，用于治疗高

热神昏、惊痫抽搐、关节痹痛、肢体麻木、半身不遂、

肺热喘咳、水肿尿少［17］。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地龙

具有抗凝、溶栓、抗肿瘤的作用，其有效成分蚓激酶、

蚯蚓纤溶酶在溶栓中可发挥重要作用［26］。蚓激酶

具有纤溶、抗凝及抗血栓的活性，可延长血栓形成时

间，并减少血栓长度及干重［27］。同时其还可使体外

血栓形成时间延长而不影响止血，具有抗炎、改善

微循环等功效［28］，与除风邪以除瘀血理念不谋而合。

3.4 蜈蚣 蜈蚣，性温、味辛，归肝经，具有息风止

痉、通络止痛、攻毒散结等作用，用于治疗痉挛抽搐、

小儿惊风、中风口僻、半身不遂、破伤风、风湿顽痹、

偏正头痛、疮疡、瘰疬、蛇虫咬伤［17］。现代药理研究

表明，蜈蚣具有抗凝血、镇痛抗炎、抗肿瘤、调节免

疫等作用［29］，其抗凝的主要活性成分是小分子肽类。

刘瑞连等［30］通过水提醇沉和冷浸法对蜈蚣不同部

位抗凝活性进行比较研究，表明了蜈蚣各个部位都

具有抗凝活性。Ma等［31］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蜈蚣提

取物能有效抑制EGFR表达以达到抗肿瘤的效果。

3.5 全蝎 全蝎，性平、味辛，归肝经，具有息风

镇痉、通络止痛、攻毒散结等作用，用于治疗痉挛

抽搐，小儿惊风，中风口僻，半身不遂，破伤风，风

湿顽痹，偏正头痛，疮疡，瘰疬［17］。其与蜈蚣作用

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治疗各种原因引起肝风内动之

要药［32］。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全蝎具有抗凝血、抗

血栓、抗肿瘤、镇痛等作用，以多种蝎毒肽为主的

成分在发挥上述作用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研究热

点［33］。吴萍等［34］通过应用全蝎纯化液对凝血酶诱

导血管内皮细胞凝血功能改变的研究证实，全蝎能

明显抑制凝血酶所诱导的组织因子表达，进而发挥

其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及抗凝、抗血栓形成的能力，

同样符合祛风邪以治瘀血的逻辑。

通过对现代药理研究的梳理，临床常见虫类风

药除本身有效成分抗血栓外，还可通过如改善微循

环、降低血液黏度、调节血管内皮功能、抗炎等途径

发挥相关作用，与“治血先治风”及风邪致瘀理论依

据契合。此外，随着医学发展对恶性肿瘤认知的不

断提升，抗肿瘤血管生成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血管

为肿瘤生长提供物质基础，肿瘤本身也可通过血管

扩散，因此抗肿瘤血管生成已成为近年来主要治疗

手段之一。目前临床多通过阻断血管内皮细胞生

长 因 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

信号通路实现抗血管生成［35］，常用药物包括贝伐珠

单抗、雷莫珠单抗等［36］。蒋伶俐等［37］基于“络病”

理论总结出近年来应用通络活血类虫药在抗血管

生成中的研究现状，阐述了其通过多重机制抑制肿

瘤血管新生的理论。恶性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瘀

血的形成可致组织长期处于低氧状态，进而诱导肿

瘤细胞分泌 VEGF，促进血管新生［38］。肿瘤患者多

呈正虚瘀阻特点，辨证应用虫类药物可发挥破血通

瘀、通络散结之效，并可能通过调节血管生成机制

发挥抗肿瘤作用。

临床运用虫类风药时，须严格掌握剂量与禁

忌，个体化裁方用药。需特别警惕以下风险：部分

虫类药孕妇禁用；长期用药可能损伤肝肾功能；部

分患者可产生过敏或毒性反应。此外，在治疗血液

高凝状态时，尤应关注出血风险。

4 应用虫类风药论治肿瘤 PTS 探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阳化气，阴成形”

之说［39］，揭示了恶性肿瘤形成的本质在于机体阴阳

失衡、气血运行失常，在这一病理过程中，“风邪”

作为扰动气血的关键因素，往往在疾病发展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基于“祛风为先，风静则血自宁”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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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虫类风药可通过祛风通络、活血化瘀等作用干

预肿瘤血栓前状态，为其防治提供新的思路。

4.1 治风先导 肿瘤患者多正气内虚，营卫不固，

易受外风侵袭；病程日久，情志失调，致肝气郁结、

疏泄失常，气滞则血行涩滞，瘀血内阻，又可生内

风。风邪具有“善行而数变”的特性，若正气不足，

邪气内侵或内生风邪，可影响气机运行，进而导致

血行失畅。此时血液运行失常，又尚未完全形成血

瘀证，但已偏离正常气血运行常态，表现为血液流

变学指标的早期异常。此时若能从祛风入手，平息

内外之风动，则血行亦可逐渐复归常道，此为“治风

先导”的核心。虫类风药轻扬走窜，一方面，其能祛

除外风、平息内风，在血液高度凝滞之前，消除扰动

血液的动因，此为“先安未受邪之地”的治未病思想

体现；另一方面，虫类风药尤擅疏达肝络、调畅气机，

如地龙、全蝎等，能通络解痉，缓解脉络拘急，间接

促进气血流通。气机得畅，则血行自复其常，有助于

改善血液高凝状态，从“气”的层面截断瘀血生成之

因。二者相协，使风邪得去、气行得通、血行得畅。

4.2 通络和血 风动平息后，气血运行环境得以

改善，在这一阶段，虫类风药的“通络”作用尤为关

键。其能疏通因风邪扰动而形成的微小脉络紊乱，

恢复气血运行的正常通道，如全蝎、蜈蚣等，不仅能

祛风，更能深入络脉，解痉通络，改善局部微循环。

气血调畅则血行无阻，瘀滞自解。同时，相关研究

表明，虫类风药可通过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调节血

管张力来发挥一定的抗血栓作用［34］。

4.3 标本同治，风息则瘤稳 虫类风药显示出标本

同治的优势，其祛风作用能消除致瘀之因，而其具

有的活血化瘀功效能直接化解已成之瘀。如这种

双重作用特别是当瘀血与风邪相互胶结、深伏络脉

时，虫类风药更能发挥其走窜搜剔之功，既能祛除

深伏之风，又能化解顽固之瘀。现代药理学研究为

此提供了有力支持，研究表明，虫类风药中的活性

成分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不仅能够调节凝血功能，

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27］，还能通过调节神经内分

泌免疫网络，稳定内环境［29］。这些作用共同构成

了“风静血宁”的现代科学基础。

5 小结与展望

虫类风药兼具“调气、破瘀、搜风”之功，分别

对应肿瘤 PTS 中“气滞、血瘀、风动”的核心病机。

从“祛风为先，风静则血自宁”的理论视角出发，系

统阐释了虫类风药在肿瘤 PTS 防治中的独特价值：

一方面，通过祛风先导、通络活血，从源头阻断瘀血

生成之因；另一方面，以破血消癥、搜风剔络之功，

直接化解已成之瘀。基于对“瘀血生风”理论源流

的梳理、对“治血先治风”学术内涵的解析，分析䗪

虫、水蛭、地龙、蜈蚣、全蝎等虫类风药的现代药理

机制，初步构建以“祛风为先，风静血宁”为核心的

中医辨治理论框架，为临床提供了“先安未病之地”

的预防思路与“标本同治”的治疗策略，拓宽了中医

药防治肿瘤相关性血液高凝的诊疗视野。

然而，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性：1）本文以理论

探析与药理机制归纳为主，未纳入临床研究数据或

典型病例，理论成果的临床可操作性尚需验证，尤

其是虫类风药在肿瘤 PTS 中的具体应用方案、疗效

判定标准等仍有待明确；2）对虫类风药的剂量差

异、疗程规范、毒副作用监测及出血风险管控等内

容未作分层探讨，临床用药的安全性保障体系有待

完善。因此，未来研究应更加夯实理论根基，积极

开展高质量临床研究，积累循证证据，明确虫类风

药治疗肿瘤 PTS 的有效性与适用人群；并完善安全

性评价体系，建立规范的用药监测方案。通过多维

度研究的协同推进，以推动虫类风药在肿瘤血栓前

状态防治中的理论成果向临床实践有效转化，为恶

性肿瘤患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的中医药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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